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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探
□智若愚

终于衣锦还乡了。他来到村
口，把兜里那张银行卡按了按。
不由得笑了，287万元，全在里面。

傍晚，很多人自发前来看望
他，挤挤一屋，热闹了大半宿。

十多年没回过家，乡邻们还
稀罕他，必有所图，他想。

他决定试探一下。
生意赔了，欠 100 多万元，还

需 20 万元救急。第二天，他急需
用钱的消息，就像野火迅速燃遍
了全村。

村西头的李伯来了，放下半
袋米。“自家种的，别嫌弃。”老人
洗得发白的袖口磨得发毛，老伴
常年有病。

张哥塞了个信封：我结婚的
礼金，先给你应急。小时候我掉
到河里，是你爸跳下去捞的我。
四姑悄悄从后门进来，放下一篮
鸡蛋和 2000 元。别让你姑父知
道，他人倔。

王婶200元，刘叔300元，陈奶
奶一篮菜……

月光下，那些钱粮和蔬菜堆
在桌上，似一座小山。

父亲磕了磕烟斗：试出了什
么？

他僵住了：您知道我在试？
知子莫若父。烟雾缭绕中，

父亲的声音很轻：人心不要试。
一试就会现原形——现形的不是
别人就是你自己。

他低下了头。
良久，他抬头看看桌上的小

山，都知道会打水漂，还要送？
一夜未眠。第二天，他一家

家地敲门。
李伯瞪大眼睛时，他鞠躬：

“我骗了您，我错了。”
张哥捏着多出来的 2000 元，

眼圈红了。
四姑擦着泪笑骂：“傻孩子，

姑是真心帮你，不论怎样，只要有
困难，都帮。”

我知道。当了多年村支书的
赵爷爷在晒场慢慢地耙着谷子。
你爸昨天来过，说儿子在生意场
上久了，心就和这谷子一样，需要
晒晒太阳。

夕阳下。他站在河边，豁然
开朗，真正的富有，不是银行卡上
的数字。

他决定了，要在这条河上建
一座桥，让两岸的村民过河不再
犯难。

丑 狗
□旷琪

不知道老吴从哪里弄来了一
条狗。

那“狗样”实在不敢恭维——
两只耳朵，一大一小，身上的毛东
秃一块西少一撮，像是被谁胡乱
剪坏的旧毯子。每次在小区遇见

老吴牵着它，我都下意识绕道走。
有一次我加班，回到小区已

是深夜。电梯门“叮”一声打开，
见老吴慌忙收紧绳子。我低头一
看，那狗正仰起那张斑驳的丑脸，
与我对视，我浑身一颤。

我是不怕狗的，可它……除
了那双眼睛干净得让人心里一动
——但也只是一动，因为它的模
样实在让人难以多看。

后来，听说有人嫌它丑，影响
心情，老吴便带着它回了乡下。
日子一久，渐渐也就忘了。直到
年前，小区群忽然热闹起来。

原来，老吴在群里售卖自家
散养的土鸡，配上几张山林间鸡
群觅食的照片，大伙纷纷接龙下
单，我也跟着订了两只。

周 末 ，一 辆 皮 卡 车 驶 入 小
区。老吴从车上跳了下来，气色
比在城里时明显红润，只是额头
和手背上多了几道疤痕。

“你这是怎么了？”
老吴呵呵一笑，“去年，老屋

电路起火。多亏二娃拼死把我拽
出来……”他顿了顿，眉毛一扬，

“才捡回了这条老命。”
“二娃？”
“我家那条狗。”
“那条……丑狗？”我心一紧。
老 吴 掏 出 手 机 点 开 监 控

APP，眉眼弯弯：“瞧，鸡场有了
它，我走哪儿都放心。”

屏幕里，山坡上鸡群扑翅嬉
闹。远处的树荫下，一个身影静
静卧着，那双眼睛依旧清澈透亮。

“还是那么丑。”我脱口而出。
“可别嫌它丑。”老吴抚摸屏

幕，低声道，“三年前，它可是抢险
救援队的功臣。那场火灾，它冲
在前面，救出了两个娃，自己却被
烧成这样……”

“攻”门
□郭传英

正 月 初 四 ，天 晴 。 几 姊 妹
“杀”到二妹家门口，门却关得严
严实实。

三妹打头阵，“咚咚咚”地敲
二妹家的门，里头没动静。三妹
再敲，门缝里探出了半张脸——
二妹眯着一只眼往外瞄，笑着想
关门。

“嘿！想关？晚了！”三妹眼
疾手快，一巴掌拍在门上。几个
侄孙们用肩膀顶住门，小脚蹬着
地往里拱。门口瞬间堵得水泄不
通。门缝里传来二妹憋不住的笑
声，双手顶着门使劲向外推。

“大姨、三姨、小姨——新年
好！”

二妹家儿子的声音从门缝里
传出来。趁着这工夫，侄儿侄女
们笑着挤成一团，一拥而上。不
知谁的脚被踩痛了，三妹举着礼
品盒在人群上方，像接力赛那样
传递。

门终于大开。二妹站在门
口，系着围裙，手里还攥着锅铲。

她看着涌进来的人潮，老老小小
二十多口，瞬间把客厅填满，沙发
陷得歪歪扭扭，齐整整的板凳被
坐得横七竖八。

“你刚才想关门，不欢迎哈？”
三妹把礼品盒往地上一放。

孙儿们在沙发上蹦跳，侄儿
们在比划着未来，侄儿媳妇们抢
着去厨房帮忙，铁锅里的汤煮得

“咕嘟咕嘟”地响。
二妹手里拿着锅铲，看着满

屋的人说说笑笑，眼眶热了，转身
往厨房走去：“你们都坐着哈，我
去炒菜！”

她身后“二姨别走，不用忙”
的喊声不断。

她没回头，嘴角露出笑容。
刚才那门，她压根就没想真关。

悟
□张翼安

母亲在弥留之际，紧紧握着
我的手，眼中流露出不舍与期许，
将病床边挎包中一个用红布包裹
着的信封交到我手里。用她那被
病魔折磨变了形干枯的手轻轻拍
了拍我的手，感觉她想说点什么，
却欲言又止。

母亲离世后，不多日，我赶快
把母亲给我的信封拆开，心想，她
给我留的是什么呀？亲戚朋友都
说可能是存折！因为信封中装的
物品与存折的尺寸相近。

啊！“怎么是母亲与父亲参加
1957 年‘军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
极分子会议’的合影？”我怔住了：
不是存折！

我端详着照片，心里一遍遍
地问自己：“母亲怎么没有给我留
一张存折？”从内心对母爱产生了
怀疑。

1978 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
年，我参加高考名落孙山。那段
时间，我情绪低落、抑郁、茶饭不
思。

有一次在抽屉中找物品时，
那块红布包裹着的信封再次映入
眼帘。打开信封，端详着母亲
1957 年的那张照片，让我再次泪
目了，似乎一下子明白了母亲的
良苦用心。

1949 年，母亲从农村随父亲
的军队南下来到大西南。她是从
旧社会走来的小脚妇女，没有读
过一天的书，不识一个字，常年受
肺心病的困扰，夜不能平卧……
她通过自学，成了部队大院里为
数不多的“文化家属”，后来还成
了我的启蒙老师，这需要何等的
毅力。

岁月流转，成家立业后，历经
世事，方才愈加领悟母亲赠予这
张照片的深意与价值。

山顶夜话
□吴明玲

铃子和小楠并肩站在山顶，
俯瞰城市灯火，像银河碎了一地。

虽在同一个城市，却两年没
见了。此刻，谁都没说话。

“你还是那么忙？”小楠喃喃
道，“有意义吗？”

铃子没回答。
风从她们之间穿过去。小楠

叹了口气。
“他呢？在忙什么？”
小楠鼻头一酸：“别提了。白

天见不着人，晚上回来我和孩子
都睡了。两个人的话，就是钱。”

“不谈钱谈什么？”铃子的声
音很淡。顿了顿：“幼稚。”

小楠转过头：“你懂什么？一
个女人最重要的，不就是家庭
吗？一个男人，一个孩子。你
呢？脑子里全都是工作。你不相
信爱情，就否定别人的爱情。我
就是不喜欢你这种——冷血的女
强人。”

铃子没生气。她也不喜欢自
己这样忙。只是拿“生活所迫”当
借口。

风吹过她薄薄的羽绒服，像
一根根针。

小楠说生活琐事——早上孩
子不肯起床、婆婆话里有话、他忘
了结婚纪念日。抱怨、委屈、厌
倦，漫过整个山顶。

铃子的耐心终于没了。
“他已经不爱你了”她说，“争

吵和伤害够多了。带着孩子自己
过吧。”

小楠转过身，看着铃子的眼
睛。

“每一次吵架，我都相信他是
爱我的。爱孩子，爱这个家。我
们只是在发泄，从来没有想过分
开。”

说完，她一个人沿着山路往
下走去。

铃子站在原地，反复想那些
话。夜风灌进领口，她把羽绒服
的拉链往上提了提。她好像有点
认同，又好像不能接受——她分
不清这是心软了，还是站久了，腿
麻了。

两个几年不见的发小，见面
总是不欢而散。

可还是要几年见一次。像两
棵长不到一起、又分不开的树。
根在地下暗暗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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